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圓照寺辦理第三屆全國教師生命教育研習營

課程設計大要說明

～求索真相真理的努力

在默會與放言間覓得…
李宜堅2004
　　自有文明以來，人類便基於驚奇、欠缺、無知、失敗以及重啟希望等，各種生活上主客觀環境的壓力與需求滿足，而發展出系統極其龐大或精緻的「發現生命」學問，並且累積甚多「千古不易」（？）的智慧或理論雋語。大略而言，先民的研究方向或內涵，是取決於聖賢的器質以及研究工具的良窳。然後運用父老威權所謂「聖言量」的方式，作為宣示及要求部族遵行，行之既久，便形成民族政治宗教文化，發揮安定社會的作用，又由於人與超自然的「連結」更有賦予生命的意義、價值及使命等動力，這種想像的企盼，如同發酵的菌種，促使個人完成了聖言量(泛指)的教導體系，因之各階段主流學問對宇宙生命的詮釋，便成為各當代的主要信仰。

從生命知識集錦裏，我們試著予以分析，可以從歷史之流變，區隔出人類探索並詮釋生命的各階段為：君王或領袖者，以己意為神意，並且運用威權，確立天子是天意的顯明及執行者，是以君王的宇宙觀，實為含統治工具的障眼術，而有濃濃的政治意味；其次則為祭司或宗教領袖受託（默示）經理萬事（世俗與非世俗），這是當代智者突破君王「天威難測」的困境，而代以「可見」之天威，即以神聖規則做為統治(政教合一)的綱要，分享了帝王的統治權威；再其次，則為哲學家、玄學家託古而制今或逕自鼓動風潮，勸眾奉行，這是哲學家所提出的普天同理(同情)原則，做為檢驗或詮釋天意的規準，可以說是真正「以人釋天」的革命作為，走出了「偽託天意」的信仰瓶頸，但來自邏輯與直覺的推理演繹，仍有其限制，如十七世紀笛卡爾推論「靈魂住在大腦的松果體處」竟影響西洋哲學界二百五十年，直至二十世紀初，科學才證明松果體只是管理睡眠之處。最後，便是科學家以尋找「事證」，說服世人信仰之，這個發現的過程最大的意義，即在「認知」系統的確立，而非前三期的「見物言荃」，可以說他們之間是有根本上的差異的。凡此四種主流見解，均各領風騷數百年或數千年。今則，新世紀頗有糾合前四期智慧、縷析生命的真相！而以「複雜科學」的學術面相出現----新的「宇宙學」、新的「靈魂學」。

不管新的跨科學、跨年代、跨工具、跨門閥……的融通思想，能否發展出一種新的「終結理論」，徹底解答人類文明的最後（或最高）三大疑惑即物質、生命及心智(靈魂)的性質。但我們確知，所謂生命的發現，其內涵自古至今不外包含著有：

（1） 生命源起及其歸藏—
宗教家已累積極多智慧，是超神秘的。但其他研究者如哲學家亦均嘗試碰觸探索。尤其實證科學自十八世紀發揚以來，獨立的探索，已不依恃哲學、宗教、意識形態的見解。她們從事證(如愛因斯坦假設之證明)、邏輯演繹及數學模式等，見證宇宙生命的真相。從宇宙天文的研究日月星辰，到地球、生命的組織、分子的運動、基因的圖譜、大腦結構與文化間的系統關係，嚐試做一種「統一原理」的解釋，她們結合了大爆炸理論與演化學的理解。同時在現代的學問中，她們亦展開結合自然科學、社會科學、人文科學及宗教哲學的努力，希望將這些學問間的「空白」處，建造融通的旋轉門道，即理論物理學的統一理論、細胞重建、生態系統整合、「基因一文化」的共同演化、心靈的物質基礎，以及倫理宗教的根源綜合探索等等。(以上空白議題取自威爾遜的融通一書  天下文化  梁錦鋆譯)

（二）生命的維護與繁衍—
    中國儒家及其他各家投入大部精力，鼓吹倫理道德的重要性，闡明人類賴以生存的不二法門。此種見解，即使是常批判儒家的老莊，也不敢昧於事實地，認為「道德仁義禮法」是「經國」與「治人」的根本規範。近世則更側重集體生命安全的維護，因此倡導和平，避免戰爭，研究發明以避免飢餓、疾病、意外、制定優良制度，使野無抑鬱之士，朝無倖進之徒，士農工商各安其位，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，大腦有疾者，給予更大的痊癒機會，防止自殺、殺人……等等。

（三）生命的發揚—
    透過教育與就業安置，充分啟發人類能力，並提供「得其所哉」的生涯規畫。這一些大都由宗教家、哲學家、教育家等所發展。他們努力提昇人類的生活品質（味），闡揚民胞物與的真諦，如無緣大慈、同體大悲、博愛、關懷……等等。

（四）生死觀的建立與實踐—
    經由生命導師的協助，促使每位學習者，均能洞察生命的真相，了然自己的能力與客觀環境互動的關係，而能使建構一種積極向上的圓融生死觀，並願意實踐自己所信、所望、所愛，而求得一無缺憾的人生。

由於以上的認知，圓照寺第三屆的全國教師研習營，在住持　敬定法師的指導之下，本次課程的安排，便是依照生命內涵並參酌本屆主題而發展。本次主題訂為：「自在、不二、生命導師」。「自在」在探索因緣和合的本體。所謂「緣聚則生、緣散則滅」的原理，使研習者知曉，天地人間萬事萬物，總因「因緣俱足」而生，亦因緣盡則歸藏的真實，而興起「涅槃，不執著一物」的襟懷。並且因而改善生活的態度，如自由「自在」的面對自己，以及面對他人、環境。其次「不二」亦即在述說內外無分的平等心，沒有真俗、是非、善惡等之分別，解說他與我為一體的原因，甚且打破物我隔離的鴻溝，即如視石頭與我為一族，這是比老子對治「我有大患、患其有身」更超絶、更基本的中道思想！再其次，「生命導師」則在期待每位教師同仁，以全人甚至超全人的教育為教育職志，在學生生命轉彎的地方，扶他一把，當然，最重要的在指導如何攝養身心，並鼓勵奉獻智慧的大志。同時指導學生能自行發現生命意義，歸納價值，終致建構正確，積極的生死觀並實踐。

因此，我們的課程分六部分設計，即包括邀請學者專家，就所訂四大主題提供指示見解外，更安排文化之旅，透過實地與美學過程，觸動生命，以及提供生命重要文獻，評述人類對生命的知識發現，並編輯從幼兒到高中（K12）的生命教材手冊。敬定法師及玄慧法師，亦將開示心經的意涵，以及觀自在菩薩，般若行深直接面對生命、自性的深思。

本次邀請的講師皆為學界領袖，其實可以不必再特別介紹，但負責大腦學以及基因學的曾副院長志朗、洪蘭教授，周成功教授則因所研究的新領域、新發現，恐同仁未有特別準備，故略為提供一些先備知識，供大家參考。

基因/文化之間的互動，產生了人類的文明。然而，究竟誰是主要（動）元素，論者言人人殊。一般人常有做「和事佬」的想法，所以回答總是說：兩者互為因果。當然，這種答復，縱不能回答到真正核心問題，亦無有離譜的顧慮！可是，當人們要「形塑」倫理規範時，就會遭遇到「失之毫釐，差以千里」的風險。因為基因論者，主張因勢利導，傾向相信遺傳決定論。反之，文化論者，則持守「其為善者，學也」，認為學習決定一切。前者重啟蒙，循循善誘，是如沐春風；後者偏教誨，是霜雪嚴格主義者。但兩者都以經驗主義為交融，可能均屏除「先驗存在」的假設，努力在經驗中區隔「祖先經驗」與「個體學習」的內涵，對倫理形塑所佔的分量罷了！

首先，如認為「基因」是行為的根本動力時，一定會在人性之辨上，思考動機行為的本根性。因此，便會想到動機，其所基於本性之「性質」為何？是性本善？抑或是本惡？或竟是善惡混？乃至無善無惡，猶如一張白紙等等。這些對自性的見解，傳統上，大約是來自教育家、哲學家、宗教家、社會學家等之經驗、邏輯推演或信仰所形塑，但這些學問因未以「生物學」及「科學心理學」為基礎，可以說他們只是由「臆想」所建構出的人性論，因之，他們的見解便成為一種哲學或玄學的問題。主張的人，大都搬出部分經驗，並擴大解釋（析），甚至以偏概全，如孟子以「辭讓、羞辱、惻懚、是非」之心，人皆有之，而證「性善」之必然，比孔子更具主張，又如基督教主張原罪，認為人皆虧欠了神的榮耀，並且嚴厲警告說：「罪的工價，乃是死！」。其實，聖經上說:「人本由上帝的靈氣所構成，理論上，應是如同上帝純潔，毫無瘕疪，為一至善，只因始祖亞當「不順服」神，而吃了伊甸園的是非果（智慧果），就導致「全善→全惡」的後果，且被神詛咒，罪延子孫。果真如此，則上帝的怒氣也真太烈了！以上這些猜想都因欠缺生物學與社會學所提供信而可徵的證據，終致使人陷入「信者恒信；不信者恒不信。」的迷思。不能大白真相與沒有公共鑑賞的因果論（偏信），或者歸因錯誤的因果論（迷信），終不能長久服眾！

其次，如認為文化(教育)的薰染，才是建構道德所依據，則必大談文化的威力，說什麼教育可以決定孩子長大後，去做為醫師或去做扒手(兩者皆須有聰穎的大腦、靈巧的雙手！)一如阿基米德的豪語：「給我一個支點，我便能將世界支撐起來……。」，那種「教育無可測度」的自信，所謂「性相近，習相遠」把教育看成萬能，而輕忽「天性」有選擇的能力。事實上，從威爾遜近期所發表的「基因與文明」專章中，討論出其間的關係與現代科學，尤其大腦科學的研究證據，已有清楚而堅強的事證理論，可資為解釋！可惜，目前仍有許多社會學者、宗教學者等猶抱殘守缺，未能善用「融通知識」的成果，而提升理論或信仰的品質。（在各種宗教教義上，最有可能提升見解的首推佛教，因為他有「自力」之因果論，與科學之論證最為接近，不像基督教始終以恩典救贖人類，是有曖昧不明的灰色地帶！）

這樣從兩種不同向度的分析，我們會發現他們會有不同的組合，即1.性善vs.好文化2.性善vs.惡文化3.性惡vs.好文化4.性惡 vs.惡文化等四種典型。然後，再從這些不同的典型中所含的組合元素，又發展新的多種文化組合體，進而架構極為綿密、複雜的、忠奸連續的鐘形常態分配圖。然而，這些不同性質的元件，究竟根據何種優勢而開展呢？誰是主動？誰是因應？各佔的成分如何？有否一個機制，可以作恰如其分的分配，而能確保存活的最有利結構—機率或者亂數仍應服膺某一種不知的規則？（也許是物理統一理論，即綜合重力、磁力、強作用力、弱作用力及第五種未知力等終極理論，會闡明物質與精神＜物質之作用＞的運行真相！）

  以上這些種種關係，從大腦的研究，也許可能可以釐清，並分辨其間的從屬端倪。因此，此次特別邀請洪蘭教授從解剖大腦，及其功能檢驗等觀察研究，闡述「自我」的真相，可能包括十八世紀笛卡兒當時所建議──靈魂住在松果腺的見解，將因事證顯示，而暫移往額葉繼續探查，以試圖解決心腦二元或靈肉二元的最後問題；（假如靈魂等同精神的話！），另外則為展示大腦前額葉，眼眶皮質等「形成」人格的真實，並解析過去心理學的假說的基模（schema）能否成為理論等等問題。(就是碰觸到靈魂！或者闡明Brain ,Mind ,Spirit ,Soul等之間的關係！)如此做一次全面性的檢證，廓清湮沒在層層迷霧中人之「存在本質」，並解說近十年來的大腦科學研究進展，揭露千百年來，對生命的「猜想」面紗，使人類再次能以「事實」做為基礎，進行各種理論建構，並且匡正威權傳統，解構那種以君王、祭司(宗教)、哲學以及偽科學、準科學等各階段為主體的「時代主流」洞穴見解，以及破除其建立的理論臆想，所幻化出的宮闕、瓊樓玉宇，活靈活現地諸仙侶情挑糾葛，如夢如幻，跌宕不已的款款深情，或者森嚴神秘的天國地府；或者體系分明的邏輯論述，言之成理，宛若存有的觀念世界等等。同時，也將人們過去運用猜想，所發展的種種劇目，透過科技探索，公開展示「腦作」真相，並指出這些大都是大腦下視丘、橋腦……的虛幻，一如佛經所謂「如夢幻泡影，如露又如電」，當陽光收起，海市蜃樓即行灰飛煙滅，猶如春去了無痕。事實上，經由大腦核磁共振造影，及其他更具功能的科學儀器（如PET），使我們能親眼目睹真實的大腦內部網路細胞、器官、神經元、傳導物質、激素、信息儲存及調取……等等作業程式。這些無一不盡映眼簾的流動真相，任何個人皆無可推諉的，會從這些事證，進而斷定：「作夢是大腦內的茶壺風暴，她不涉及腦(人)外的神明祖宗、或天啟默示、感通、神秘的第六感……等等，最多只有屈腿、憋尿或打雷……等物理、生理狀況，引發大腦誤認資訊消息，而增加夢裡的豐富，不受規範的場景與情懷罷了！」。

易言之，了解了「腦神經認知」的活動作業，可以幫助我們理解到千百年前以迄十年前，人類仍對魂魄的敬悚與詩樣的描繪，（包含著神秘的天啟神示、鬼壓床、出竅、南柯一夢，以及死去活來的瀕死經驗中的白光，觀音或瑪利亞以及偕同出現的父祖，甚至未曾謀面的列祖列宗等，共同演出令人印象鮮明、深刻的場景。）其實，都只是出於一齣「完全猜想」的虛構腳本罷了！因為這些科學研究，明顯指出大腦的運作，決定了所有的意識、想像、與行為。所謂大腦消化印象，分泌思想，產生心智（判斷），而心智會建構精神與精靈，最後更能聲明「靈魂存有」，以滿足自我的渴望，一如詩人所頌讚：「祢使我的靈魂甦醒；為著祢的名，使我行義的路……」，從這些一連串的大腦作用與聯繫事實，不曉得，洪教授是否願意從「真相說真理」的立場，宣稱「Soul便是Spirit便是Mind便是Brain」。即所謂的四一大奧秘！（基督教以聖父、聖子、聖靈皆為一體，稱為三一奧秘！）讓我們摒息以待吧！

有關更深層的基因，在生命中所進行核心作業，及其與文化間互為演化（或特化）的奧秘解讀，則請陽明大學遺傳所的周成功所長，來揭示基因的密碼說明「自私的基因」如何運用個別與合作的策略，希求祖先的DNA瓜瓞連綿，並帶領我們省思生命的種種問題。如由生命之源起的可能理論（跨越演化論）、進而碰觸維護（避免疾病、戰爭……）發揚（基因、文化所共變的奉獻及關懷）及人生觀與實踐（判斷行動）等等。一般所知，生命基因是帶有遺傳性狀的密碼。這是自1953年由華生（Jamas D.Watson）和克里克（Francis H.C.Crick）運用晶體X光繞射等技術，成功製作了DNA雙螺旋結構模型後，人類就開始探討與掌握生命密碼「A.T.C.G」的排序技術，並展開將近五十年的解讀工作。在西元2001年，由美國總統柯林頓偕同英國首相布萊爾，共同主持的人類基因解讀聯合記者會上（如附錄，全文），他們表示由於多國科學家的努力，已經完成了人卅億基因組密碼97%的解讀，同時宣示將在三年內，完成所有排序作業，並提供全球科學家使用。在解讀計畫裡，我國榮陽集團亦獲准參與第22號基因解讀工作，並如期完成。而周教授就是這個小組的成員，團隊對肝細胞的DNA解讀至為精確，並提供了在遺傳學及肝功能治療等極多的知能與實際。

一九五三年華森與克立克在四月廿五的出刊的《自然》，提出DNA的構造時，曾說：「這個構造擁有一些全新的特徵，對生物學來說，具有相當的意義。」文字的表述，雖極為低調，但她卻是開啟分子生物學及遺傳學的大門。甚至人類以此發現，作為敲開生命極為深層的原理，展示出生命奧秘的真相及其運動。如見識到人類的基因相同約在99.9%以上，人與巴諾布猿約在98.4%，人與雞約在80%，人與果蠅60%，人與珊瑚在11%……，提供了種屬間相關的「遞近」現實，同時也顯示所有生物，皆由細胞構成，並且經由DNA遺傳性狀。這對演化論而言，無疑的，是從生命最核心的部份，提供更直接的事證，比諸達爾文在1859年所發表的物種原始，所舉的解剖與觀察報告更有堅實的證據力：「生命同源」。再其次，從分子的組合的分析，發現「動物、植物、真菌、真核、古生物及礦物」等，在基本上，都是由簡易元素排列組合而成，只是所組織主要成份（如大腦是碳基、電腦是矽基）及其化學結構互異而已。這個實際描述，間接證明了宇宙靂大爆炸論的可能。當然，說不定，更能讓我們相信印度古老諺語：「石頭，我的兄啊！」不僅僅是一句文學上採取擬人法的讚歎，展現出古人充滿憐惜的態度，體認萬物平齊的胸襟，更可能是使我們意會到古人的智慧，或竟猜中了萬物間的真實呢！

周教授從遺傳學的實證、理論與事實，也許會說明基因的演化軌則，並且分析基因的偏好︱準備（或優先）對那些事項反應，並習得對那生存最有利的智慧，如食用經「馴化」的食物──可以減輕「作判斷」的負擔，並且發展出擁有（To own）的規則，甚至開發相關配套，即倫理、道德、規範與行為！這些從基因性向（Set）的了解與運用，改善了人類的健康與生活規範，這些看似只對人類「現世」有利，其實，不僅如此而已！因為基因療法的研究，她可能從事證，揭示基因排列錯誤，導致生命體不同疾病或缺憾的實情，並且這些錯誤，可以經由糾正，使之恢復正常，意思是說「罪與病與死亡，其間皆無涉」。當然，她亦必衝激到佛教的「業」觀（對基督教而言，可能整個教義都要重翻一次！），佛教認為道德行為，必會成為三世之因並且會被貯藏在第八識裡，以及依因流轉。這些帶罪（無明）的業一如靈魂會轉世，而人生代代均在償還前世債（業），一直到「空」業而後已，即登此一湼槃世界，顯示自性為空、為無、為佛。可是當科學家或醫師宣稱，殘缺、蒙古症、精神病、怪病……等等，皆可以預防治療或改變時，則「業不能消」的思想一定要重新詮釋！否則，她將被迫完全「垮台」，因為業為前世因，理論上，今世一定要報其身而去其業，如今，只要科學家稍動一技術，便可將前愆盡棄,果爾，則業報觀念即無復有可存之處！其實，不只是因為基因療法的研究，她可能從事證，揭示基因排列錯誤的原因，是來自生存需求，為配合環境，而行演化、特化或基因交換的失誤，或環境裏的光、聲、化學藥品等等，導致不同疾病的實情，也就是在理解基因攝取環境信息，建構新個體，而聞名的主動趨向(Set)，更可能會觸及基因形成（合成）的緣由，並勇敢地、告別舊信仰（宗教、哲學……）而依證自行宣示……。亦即當仁不讓於師的，表達科學將成為解釋生命的主流見解。

接著，則由老部長曾志朗副院長(他在部長任內宣示2001為我國生命教育年！)來鞏固「基因/文化」的互動文明模式。部長說生命不能等待「明天過後」。的確，生命是要算計的(基因無時無刻都在計算生存利得)，並且要從生命之流轉做全程的關照。生命的存有（To being ）固然被「機率」牢牢緊握，但做為人類必能運用，那得天獨厚地，在宇宙間組織最為複雜的人類獨特大腦，爭取最有利生存之道。人之自由，最大的目的，就是有更多的選擇－朝向生存並幸福。這就是大家耳熟能詳，所謂「人無近慮，必有遠憂」！事實上，這也是人類的極致智慧！「明天過後」是一部探討天候與地球環境關係的影片，她直接說明人類賴以生存的土地，將有可能出現極大的危險，（天文學的宇宙學家很悲觀地指出，地球仍逃不過成、住、壞、空的物質定律，大約在五十億年後，亦會隨同太陽系的變化，而消亡－凡所有法，皆為虛幻）。假如大家不能生於憂患，則恐或死於耽樂。生命教育就是如此，我們不能期望每位學生長大後，自然會了解生老病死，了解維護生命、發揚生命，並完成生命等等之「生命意義、價值、任務」深層意涵，假如我們不教的話。更何況有些孩子在未長大之前，便不能保有生機及生存技術，來不及體認生命的真諦，便像寒星殞落於無盡蒼穹，徒留下人間憾事！

部長以研究動物行為著稱於學界，素有「今世公冶長」之美稱。在他指導之下的中美諸多研究室，有很多學者專家都有高超的研究能力，對掌握鳥類，及其他動物的行為，至為精確。近年來，他又著力於「大腦學」的研究，縷析認知神經（元）結構及其傳導物質濃淡的行為蘊含，精確地解釋人類學習及其行動的奧秘。記得在十年前，首次邀請部長向省輔導團員演講時，他便從當時，他的研究室所累積下來的左右腦研究知識，解析北京人究竟是左傾或右斜？使我們真正知道「學習黑箱」的作業理則，進而瞭解到教育學的前途，應離開猜測的社會學見解，改變要建立在「生物學」與「心理學」的基礎上。過去，我們訓育學生要忠孝，因為忠孝之家必有餘慶；我們教導學生要誠正，因為不誠無物；我們指示學生要勤快，不要嬉戲，因為勤有功，嬉無益；我們輔導學生要孝敬父母，因為經上說，你必蒙賜福且長壽……這些教學所使用的策略是建築在「尊重教師」，而非在服從真理。因為我們假設教師是成熟的，而學生是相對不成熟的，教師挾其社會地位，年齡及其他威權，迫使學生就範，所以「教條式」教學大行其道，可是當學生長大了，他像是吃下了果子園裡的是非（智慧）之果，而一旦能辨明是非，則教師只好收起訓育，徒讓「真正」未成熟的青年失去準繩，違法亂紀，孰令之？孰致之？生命導師能不自反而縮？
人類生存的策略，最原始是著重「個別技巧」的發展。只要人類能上山採果食或狩獵，下海能打漁、在平原上能播種採擷等。（這些生存的規則，可以指導個人獲得生活的資源），這樣就足以滿足人們的期望。可是，當人口密度增加，或狩獵、採食工作須合作方能取得時，這才出現了倫理規範的問題。這些規範的遵循，架構了人與人的關係，同時，也保證了生存的目標是可企及的，甚且，她更能進一步協助創獲幸福人生。這些涉及人與人之間的倫理，也就是所謂的文明體現。這些發展的過程，本來是其極其自然合理的事實，然而自從玄學家出世後，他們從觀察推理等，從事較為深刻的探索，於是見仁見智，眾說紛紜，人人皆好咸一家之言，終至引起道德是先驗或經驗的爭論。

先驗主義者，以萬事萬物之運作，係遵循一種不可撼動的規則。這就是禮記大同篇的所謂的「天行健，君子自強不息」，是一種最真實的哲學反應。而基督教以耶和華上帝和道同存，所謂「太初有道，道與上帝同在」，開始了整部聖經的神話（神的話語！）。上帝與道同時注入了人的身體，更且「道」使宇宙萬物，依上帝的意思，而四時行焉（天何言哉！）並開啟人類「敬畏上帝是智慧的開端」，更宣示遵守十戒的「除了我以外，不能有其他的上帝！」為最大的戒律。西方玄學家偷了「上帝的旨意」大剌剌地用「上帝威權（脋）人類」建造一個不可質疑的神聖理論。在東方亦然，中國的先聖先哲，從「道可道非常道，名可名非常名」開始，不斷舉證「性本善」的觀察結論，試圖以不可或不必事證的形塑模式，清除一切爭論。這些論點一直到宋代二程子時，雖有「道問學」、「尊德性」的對辯，但基本上，仍未能脫離「惟心唯危」的慎獨功夫。當然有人批評宋理學是「陰佛陽儒」，是穿上儒冠的和尚，果真如此，則二程亦不知釋氏矣！因為佛陀的空無涅槃，本無一物，何來思善思惡？總之，先驗主義者有宗教家，亦有非宗教家，他們的設證仰賴主觀的直覺及演繹，而缺乏實際考察的依據！

經驗主義者，則持不同的見解，她們認為道德規則，本為生活的必要，是生存（活）過程中所歸納的有利策略。如中國蟬採取量多、同時等策略，行有性生殖，以確保生命的傳衍，又如各種昆蟲的偽裝，以避免被獵殺，如人類運用較穩定的婚姻、家庭制度，以確保子代的生存。就生命繁衍，最極端的例子，則為工蟻、工蜂為確保祖先的DNA得到久傳廣傳，竟演化為「放棄生育權的一群」甘願全心哺育蜂王、蟻王的子代（應是蜂蟻團體的共同子代，就祖先的DNA傳承而言！）概而言之，她們確信環境的壓力，產出生命的危機感，而應付此一危機的努力，其實便是創出天地間的理則。在西洋，近代學者中最能闡述此種原理的就是達爾文、哥白尼、伽利略、齊克果等等，其中提供哲學思考的存在主義者尼采，曾論述「我思故我在」的原理，他們表明「存在先於本質」的見解，意圖宣告「上帝已死！」的結論。但真正破壞上帝神聖原理的，應該算是達爾文及近代新達爾文主義者（如道全斯等人），這一百五十年來的論證。

經驗主義者的弱點，是在無法解釋理則之終極「發現」的本質。如愛因斯坦提供近代最重要的物理解釋，間接促進「宇宙學」的發展，居功至偉。然而他所「發現」的重力、磁力、強（弱）作用力的關係，甚至相對論，量子理論等等精緻的內涵，無一不是對「已存在」，作出具體的描述與運用罷了！

總而言之，經驗主義居於自然科學的事證，試圖解釋「人文的法則，不能自外於真理」之外；而先驗主義則居於人文社會科學的立場，企圖說明「萬物唯識」的原理。兩者之間，似乎有一道深不可跨過的鴻溝，但作為大腦學專家的曾副院長，也許能指陳我們跨越鴻溝的途徑。

人類為全宇宙的最高生命體，由於發達的大腦、深知厚生的原理，因此發展很多生命之學，包括宇宙學，這之中有美學、價值學、教育學、哲學、宗教學……等，都神所默示，於督訓教導，使人行義都是有益的。做為一位生命的導師，我們如何從整體的生命之學，取精用宏，確也是一項大挑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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